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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陽是個賣水果的新人，這天，他騎著電動三

輪車走村串鎮一大圈下來，到上溪村的時候發現電

動三輪車快沒電了。嗨，老舊的電瓶得換個新的了

，當務之急是找戶人家充會兒電。

這時，他恰好看到村頭有一戶人家，院門外一

棵大樟樹枝繁葉茂，趕忙過去，一眼看到院子裡有

個大爺在喝茶。夏陽說：“大爺，跟您商量件事，

我車快沒電了，在您這充一會兒電好嗎？我給錢的

。”

大爺聽了，抬起頭甕聲甕氣地回了一句：“進

來充唄，多大的事還談錢？對了，以前怎麼沒見過

你？”

夏陽一聽高興極了，一邊把三輪車開進院子，

找到插座充上電，一邊說：“我才入行不久，不瞞

您說，還是第一次到你們村哩，以後生意還請大爺

照顧點……”

正說著，手機響了，夏陽一接聽臉色就變了，

電話是他媽打來的，媽的聲音有點抖：“夏陽，在

哪呢？奶奶突然發病，醫生說不行了，你趕快回來

見上一面，不能耽誤啊，遲了就見不上面了……”

夏陽都要急哭了，這可怎麼好？家離這兒有二

十裡地哩，偏偏在這節骨眼上，車沒電了。大爺三

言兩語問明白情況後，開口道：“小夥子，別急，

你自管找車回家，三輪車和水果就撂在我這兒，少

一個找我賠。”

夏陽一聽只得如此了，忙千恩萬謝之後，去大

路上攔了輛計程車，心急如焚地回了家。

等奶奶下葬已過去三天了，夏陽這才抽出空來

到上溪村。大爺家的院門開著，夏陽一眼看到了自

己的三輪車，可是，車上空空如也！這是怎麼回事

？水果呢？

就在這時，打屋內出來一人，身材高大，面色

陰沉，看上去就讓人害怕。夏陽忙迎上前硬著頭皮

問道：“大叔好，請問這家的大爺呢？”

那人朝他看了看，一言不發。夏陽又問：“這

院子裡的三輪車是我的，您知道我車上的水果哪去

了嗎？”

大個子還是一言不發。夏陽心裡忽然有了一個

不好的預感：水果這是給扣下了。三輪車在他家停

了三天，又充了電，水果權當費用了。

好在水果並不多，大概也就 100多塊錢，乾脆

不要了，否則惹毛他們，甭說水果，只怕連三輪車

也拿不回來。於是夏陽賠著笑說：“謝謝你們照應

我的車子。”說著，他試探著上前拖過三輪車，又

插上鑰匙，那大個子只是冷冷瞧著，還是一言不發

。

夏陽生怕大個子攔住他找麻煩，一時緊張得不

得了，好在直到出了院子，那大個子也沒有吱聲。

夏陽當即一扭手把，以最快速度一溜煙地跑了。

開到村外後，夏陽長籲一口氣，回頭看看上溪

村，心裡一聲冷笑：好刻薄的人，好厲害的大個子

，行，我記住你們了。

時光飛快，一晃好多年過去了，夏陽早就不賣

水果了，他在城裡做生意發了財。這年春節回老家

時，夏陽決定給每個村的養老院捐點錢，但決不給

上溪村養老院，直至現在他心裡還記恨著哩。

閒暇無事，夏陽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到上溪村

走走，聽聽那兒的人是怎麼看待這事的，需要的話

就解釋一下，省得人家罵自己。

夏陽驅車來到上溪村，隔著老遠就看到了那棵

大樟樹，好多年不見，大樟樹越發高大了。那大爺

也還在，只不過顯老了些。夏陽把車停在大爺家門

口，下了車直接走進院子。大爺滿臉疑惑，打量著

眼前這個派頭十足的人，似乎有些眼熟，但一時想

不起來。

夏陽裝作跟大爺借打火機，又遞給大爺一支煙

後，借機攀談起來：“聽說有人向你們這兒每個村

的養老院都捐了錢，肯定也給你們村了吧？”

一聽這話，大爺的臉就漲得通紅，氣衝衝地說

：“捐個屁！他給周邊每個村都捐了，就不給我們

村捐！也不知道發的是哪門子神經。我們倒不是稀

罕他那點錢，可這事氣人哩！”

夏陽笑笑，心裡暢快得不得了！他又說：“哦

，我倒是無意中聽人講過這事的來龍去脈，說是捐

款的這位老闆當年是個賣水果的，有一年他到你們

村賣水果時，家裡出事，他三輪車沒電，回不去了

，便央求一位大爺照看一下他的三輪車，結果您猜

怎麼著？”

大爺眯起了眼睛，問：“怎麼著？”

夏陽說：“結果幾天後人家來取車時，車子倒

還在，車上水果一個不剩，被那大爺給扣下了……

”

大爺突然發作起來，一聲暴喝：“他放屁！我

就是當年照應他三輪車的人，我根本沒扣他的水果

！我怕水果爛了，早就發動全村男女老少把水果全

給買了！”

大爺說著，“咚咚咚”跑進屋，很快又跑出來

，手裡拿著一個發黃的本子。他打開本子說：“你

看！”

夏陽接過來一看，原來是本帳本，上面寫著：大牛

稱三斤香蕉，小張稱二斤梨……最下麵清清楚楚地

寫著合計金額，132元。

大爺歎了一口氣，說：“好多年了，這筆錢一

直在我這裡保管著，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年輕人是哪

兒的，只好在樹上掛了個牌子，等有朝一日他來取

。可他一直沒來，我都愁死了。”

大爺說著，朝那棵大樟樹一指。夏陽順著一瞧

，原來大樟樹上吊著一塊木牌，他先前沒注意看。

木牌上面用紅漆寫著：水果錢在我這兒！還畫了個

箭頭，指著大爺家。

好多年過去了，字跡依舊清晰，想必是大爺年

年用紅漆描一遍的緣故。

夏陽一時心裡劇震，忽又想起什麼，說：“可

我還聽說了，當年人家來取車，問過這事，可一個

大個子就是不回答，眼神還嚇死人，這不是明擺著

不肯還水果嗎？”

大爺聽了長歎一聲：“誤會，全是誤會。你說

的那高個子，是我兄弟，他天生又聾又啞，哪裡會

說話喲！偏偏生著一副凶相，實際上他連只小貓都

怕。嗨，這事鬧的！”

陳年舊賬
我們的靚女門衛恨嫁，托我幫忙

尋找對象。

我們的“社區”小，臨街兩棟獨

體樓梯樓，請了兩個門衛。工資低，

門衛走馬燈似的換，後來換了個女門

衛。她牛高馬大，我以為她是北方人

，她說不是，她是廣州本地人。問她

叫什麼名字，她笑著說：“叫我靚女

就行了。”

每天早上，靚女門衛對每個出去

的人說：“早晨好！”傍晚，熱情地

說：“返來啦！”她整天樂呵呵，唯

一不如意的是小孩子不喜與她玩。有

小孩在保安室門口的空地上玩玻璃球

，她總是覥著臉央求說：“給我玩一

下吧！”她的舌頭偏大，說話不是很

清晰，邊上的人開玩笑稱她“傻女”

，她糾正說：“不是傻女是靚女。”

那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哦，是

靚女。”她聽了就臉上開花。

我們都很喜歡她，老老少少都叫

她靚女。如果你手裡提著東西，她定

會跑到樓梯口幫你開小鐵門。小孩把

書包往保安室一扔，說聲：“靚女，

看住我的書包！”飛腿就跑出去玩了;

或把單車扔在門口，說聲：“靚女，

幫我把單車放好！”話沒說完人影就

不見了。她把扔下的東西一一收拾好

。有次我找女兒的小單車，轉了一圈

沒找到，大聲叫：“靚女！”她從保

安室跑過來，彎腰在黑乎乎的樓梯底

下把單車拽了出來——她記得放車的

位置。

那天下雨，我從鄉下帶了番薯、

柚子等農產品回來，“社區”沒地方

停車，剛在街道路面停下，還沒卸東

西，後面的車就一直催。靚女跑過來

說：“我幫你！”扛起麻袋就跑。她

胖，跑起路來渾身的肉都在抖動。她

沒打傘，在雨地裡來來回回跑了好幾

趟，東西才搬完。

我挑了兩個沙田柚送給她。她抖

著身上的濕衣服，大著舌頭說：“真

系唔使客氣！”柚子在我們之間推來

推去。她憋了口氣，突然說：“我想

嫁人！”我嚇了一跳。我以為她早已

成家。她說她一直在家照顧父母，他

們身體不好。她有個姐姐，嫁人早，

現在外甥長大了，她姐可以幫忙照顧

父母。“我一定要嫁出去，哪怕年齡

大點，我也願意！”說完她臉都紅了

。我答應有合適的就介紹給她。

生活圈中沒有找到適合她的人，

我向同事、親戚、朋友求助。有個工

會工作的朋友說，她正在策劃一場未

婚青年交友會，我承諾請她喝奶茶，

好說歹說，要了個名額。後來朋友對

我說：“還是我請你喝奶茶吧，你那

個靚女在交友會上表現很好，盡給人

端茶倒水，大家都以為她是服務員。

”

交友會回來後，靚女開始減肥，

常在空地上轉呼啦圈，只是越減越胖

。天氣熱，保安室沒空調，她穿著碎

花薄襯衣，像塞了過多肉的餃子，眼

看衣服要撐破，卻還在吃一大盆豬腳

飯！我提醒她少吃點，她笑嘻嘻說：

“我不吃飽沒力氣，我媽140斤，我晚

上要抱她上廁所。”

一個週末的下午，我在保安室門

口等車，幾個鄰居在聊天，一個男孩

在空地上滑旱冰，一個老太太從過道

裡出來，見男孩踩著滑輪直沖過來，

猛一躲閃，摔倒在地。大家都走了過

去，老太太是新搬來的，沒人認識她

。男孩的媽媽說：“我兒子沒碰到她

，是她自己摔倒的。”說完牽著男孩

回家了。老太太在地上哎喲哎喲地叫

著。我打的車來了，我忙走開了，鄰

居們也都散了。

上車的時候我看見靚女馱著老太

太，快步朝社區醫院走去。後來聽說

老太太並無大礙，只是扭傷了腳。

靚女越來越愛靚了，她紋了眼眉

，把頭髮染成棕色燙了波浪，有次還

穿了裙子。

有天我和朋友到萬達看電影，見

靚女與一個中年男人一前一後走著。

她看見了我，臉和脖子都紅了。那男

人見我在看他們，一把抓住靚女的手

，拖著，入電影院去了。

聽說那男人是摔跤老太太的遠房

親戚，一個公車司機，他老婆去年去

世了，是老太太保的媒。

靚女結婚後沒再來上班。我最近

一次見她是在一個月前，那天我去一

個高檔社區辦事，見她穿著保安制服

，身子筆挺向人敬禮。她成了保安公

司的正式員工。

靚女門衛

老海的女兒在省城工作，村裡傳言他女兒現

在是個“名嘴”，賺的是大錢。老海不知道名嘴

是什麼意思，人家就告訴他，像電視上那些播音

員、主持人，他們的工作就是講話，說得通俗一

點就是靠嘴吃飯。如果混得名氣大了，人們就稱

他們是名嘴。

老海一聽，又驚又喜。小梅這孩子長相的確

不錯，就是天生有口吃的毛病，從小沒少被人笑

話，沒想到現在竟然成了名嘴。看來人到了大城

市，變化就是快。再過兩天，女兒就要回來了，

想想女兒進省城一年多，這還是頭一次回家，老

海樂得睡不著覺。

好不容易到了這一天，老海一家人早早等在

車站邊。當小梅下車的時候，一家人差點沒認出

來。只見小梅穿著時髦的衣服，臉蛋白裡透紅，

嘴更像是一顆成熟的櫻桃，簡直就像畫上的人一

樣！老海不敢相信，眼前這人就是當初那個穿著

補丁、抹著鼻涕的女兒小梅。

走進村裡，老海老兩口一邊挽著女兒的手，

一邊問她這一年多的生活。但小梅卻只是點點頭

，或搖搖頭，最多就回答兩三個字。老海心想：

按說女兒成了名嘴，整天說話，不該像原來那樣

不言不語的啊，於是問她：“聽說你在城裡就是

靠這嘴賺錢的，是名嘴？”

小梅說：“是啊！”老海這才放下心來，心

想肯定是女兒在父親面前，又恢復了從前的習慣

，不願多說話。

到了家，堂屋裡

已經擺了好幾張大

桌，老海就交待小

梅快些洗臉，又叫

小兒子去喊親戚好

友快些過來。小梅

奇怪地問：“你，

請客？”

老海笑道：“我

通知了一些親戚朋

友，今天來我們家

吃飯，我要讓大家

看一看，我的女兒

有出息了。”

沒多久，親戚們

都到了，還來了好

多小梅以前的同學

。大家圍著小梅問

這問那，但小梅只

是笑笑或點點頭。

等大家都上桌了

，老海拉著小梅說

：“托鄉親們的福

，我家小梅出去一

年多，沒想到這結

巴的毛病到了大地

方後，就自己好了

。今天她回家來看

我們老人，就讓她

趁這個機會，在大

家面前說說話，讓

大家聽聽，咱小梅

已經和以前不同了

。”

小梅一聽，大吃一驚，對老海又是搖頭又是

擺手，就是不說話。

老海以為小梅在親友面前，一時放不開，就

說：“隨便你說些什麼，說幾句流利的話，給大

家聽聽就行。”

小梅無奈，只得憋紅了臉，向親戚們說了幾

句感謝的話，可話一出口，老海就急了。雖說小

梅說話比從前流利了一些，但人家一聽就知道是

結巴。老海只得再次提醒她不要著急，可小梅卻

說：“我、我本來就、就這樣的，您、您是知道

的。”

這時，一個親戚拿出一張報紙來說：“老海

啊，聽說做主持人都是對著稿子念的，你讓她念

念報紙吧，像播音員一樣，她一定念得很流利的

。”

老海頓時醒悟過來，急忙接過報紙放到小梅

手上，說：“對，你就給大家念一念，就像你在

城裡念的那樣。”

小梅沒有辦法，只得拿起報紙讀起來，可大

家一聽就知道，這結結巴巴的樣子，怎麼可能是

播音員呢？

一位老伯打斷道：“你也不用念了，還是給

我們唱一首歌吧，我們大家都想知道，城裡的人

現在喜歡唱什麼歌呢！”老海一想也對，唱歌的

人也是靠嘴吃飯的，說不定小梅真是唱歌了，就

鼓動她唱幾首。

誰知道小梅卻怔在那兒，說：“我、我不會

唱、唱歌啊！”

這下大夥兒頓時議論起來，只聽兩個小夥子

低聲說：“我早說過，長得漂亮的女人，能賺大

錢的一定不是走正道的嘛。就她這口吃的樣子，

怎麼可能是名嘴呢？”

話音不高，卻句句刺到老海的耳裡。其實老海早

就聽到流言，說小梅賺的錢來路不正，所以這次

小梅回來，老海特意請大家吃飯，就是想讓大家

看看，小梅沒有口吃的毛病，成為一個像播音員

、主持人那樣的名嘴了。沒想小梅一開口還是像

原來那樣結結巴巴，看來小梅所謂的名嘴一定是

假的了。

老海的臉上青一陣白一陣，他再也壓不住心

裡的怒火，沖過去，揮起手掌對著小梅的臉打了

下去，“啪”的一聲，正打在小梅的嘴上。

小梅挨了一掌，只覺得臉上熱辣辣的，急得

大叫道：“你，你打我哪、哪都行，別、別打我

的嘴！”說著，急忙用手捂著嘴。老海一聽更生

氣了：“我就是要打你的嘴，我要把你這張嘴撕

爛。”說著又揚起了巴掌。

幸好旁邊的親戚們起來攔住，小梅這才脫身

走開，哭著跑出門去。小梅的媽想出去追，卻被

老海攔住了。老海指著小梅大聲叫道：“你別再

進這個家門！”

下午，小梅一直沒有回來，她媽和弟弟到村裡四

處去找了，也沒有看到人影。有人說，看到小梅

跑到村外，登上了過路的班車，估計是回城裡去

了。老海不禁有點後悔，不管女兒變成什麼樣，

畢竟還是自己的女兒啊！

眼看天要黑了，老海越想越不踏實，就對老

伴和兒子說：“不行，我不能讓女兒就這麼毀了

，我要到省城把她給拉回來，不能讓她在外面丟

人現眼了。”

還沒等到老海打點行裝出門，小梅卻回來了，身

後還跟著一個氣質不凡的中年男人。小梅戴著口

罩，對老海說，這就是她所在公司的王老闆。

老海一聽人家老闆都來了，想想自己可能真

的錯怪女兒了，就問：“你們到底是做什麼的？

人們都說小梅是名嘴，可她話都說不流利，怎麼

可能是名嘴呢？”

王老闆哈哈一笑，從包裡抽出一疊畫，遞給老海

和幾個跟來看熱鬧的鄰居。

大家一看，畫上是一個美女的半張臉，一雙

紅唇鮮豔奪目，旁邊還畫著幾支唇膏，一看就知

道是廣告畫。

王老闆揚起手中的廣告，指著畫面上的嘴唇

問：“你們看，這廣告上的嘴唇是不是很漂亮？

”眾人都點點頭。

老闆又指著小梅說：“這個畫上的嘴唇就是

她的。這下你知道為什麼說她是靠嘴賺錢了吧。

”王老闆說，他開的是模特公司，一次偶然機會

，看見來城裡打工的小梅，感覺她這張嘴特別漂

亮，就動員她來到自己的公司。經過訓練，小梅

成了一名“唇模特”，現在已經是公司的台柱了

。

老海大喜，這才知道真的誤解女兒了，不禁

說道：“我們哪知道還專門有用嘴做廣告的啊，

小梅，是爹錯怪你了。”

這時，圍過來的人越來越多，人們都拿著這

些廣告畫爭相傳閱，對小梅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王老闆望了眾人一眼，對老海說：“我已經跟

你解釋清楚她是做什麼的了，她在我公司賺的是

清白的錢，這一點，我對得起你這個家長。但是

，我現在得和你算另一筆賬。”

老海一驚：“什麼賬？”

王老闆摘下小梅的口罩，卻見小梅的嘴又紅

又腫，正是早上被老海打的。王老闆說：“她現

在是我們公司的人，而且我們近期已經跟客戶簽

了好幾單合同，有好幾百萬呢。但你這一打，她

這一段時間不能拍廣告了，也就是說，你這一掌

，就把我們公司幾百萬的生意給打掉了，你說，

這筆賬我們怎麼算吧？”

圍觀的人都禁不住吃驚地叫了起來，小梅也

大吃一驚，她被打後，就回了公司，想緩幾天再

回家跟老海解釋，順便跟老闆請個假。王老闆聽

說她的事情後，當即趕回公司，說是要幫她解釋

，沒想到現在卻突然提出索賠。

小梅見爹臉色大變，急得跑過來扶著他，回

頭驚問：“老闆，你、你說過是來、來幫我解、

解釋的，怎麼、怎麼又……”

王老闆哼了一聲：“你已經跟我們簽訂了合

同，就是公司的人了，現在他打的不僅僅是你個

人，更是我公司的生意，我當然要向他索賠！”

老海這時也給嚇呆了，轉身問小梅：“他說

的是真的？”小梅點點頭。老海身子一晃，差點

跌倒。

王老闆又看了看圍觀的村民，見大家都吃驚

地看著他，就指著老海高聲說道：“現在我已經

正式通知你了，你必須賠償我們公司的一切損失

，否則，我就上法院告你。”

小梅也沒料到平時和藹的老闆突然變得這樣

無情，她扶著老海，叫道：“老闆請你放過我、

我爸，我以後會、會賠你錢的。”王老闆哼了一

聲：“雖然你現在是名嘴，可要知道，這可是幾

百萬啊，你一個人賠得起嗎？”

老海哪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他愛憐地撫摩

著小梅的頭，抬頭對王老闆說：“禍是我惹的，

這錢我這輩子也還不了，我用這條命還給你總可

以了吧，只求你別逼我女兒。”說罷，掙脫小梅

的手，就想往前面的牆上撞去。

王老闆眼疾手快，一把將老海拖住。這時小

梅也沖上來，緊緊抱住老海。王老闆大聲叫道：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還債的！”

老海驚聲問：“什麼方法？要是對我女兒不

利，我可不答應！”

王老闆拉過老海，在他耳邊輕聲說：“好好

疼您的女兒吧，她是我們公司的寶貝，可她更是

您的寶貝啊，她是一個好女孩啊！”

老海呆呆地望著王老闆，不知說什麼好，只

是不住地點著頭……

後來，小梅問老闆，既然是來幫忙解釋的，

為何還要有意拿索賠的事嚇父親。王老闆笑著說

，在這小山村，人們還不能完全理解什麼是“唇

模特”，就算跟老海解釋清楚，可是那些傳播流

言的人呢，怎麼去一個個解釋？他這一逼，人們

就知道老海一掌打掉了幾百萬，這可絕對是一個

爆炸性的新聞，等大家傳開了，那些對小梅不利

的流言自然就消失了。

別
打
我
的
嘴


